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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钩沉
章华明

据史料记载， 同济大学校友会的历

史最早可追溯至 1916 年。 笔者近读西

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 《陕甘宁

边区民政工作史》， 偶然发现， 抗战时

期， 在延安， 竟然还曾有过 “国立同济

大学延安校友会”：

1941 年 9 月 6 日， 为响应中央统
战部号召， 在延安的部分同济大学校友
成立了 “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 ”，

总干事夏光韦 ， 干事有徐纪纲 、 赵安
博、 王震之， 总计有 17 人。 该会系统
一战线工作性质的社会团体， 后改由中
央青委领导。

凭借多年的研究积累， 上引文中提

到的总干事和干事四人， 除赵安博外，

其他三人我还算有所了解。

夏光韦是东北人 ， 原名夏杰超 ，

1928 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设机师学

校 。 “九一八 ” 事变后参加过赴南京

请愿活动 ， 是同济大学东北同乡抗日

救亡小组负责人 ， 曾邀请 、 组织车向

忱来校演讲 。 到延安后在自然科学院

物理系任教 。 解放战争时期 ， 作为军

代表 ， 夏光韦曾在哈尔滨三十六棚铁

路工厂负责军工产品的生产管理和验

收。 1952 年起 ， 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

综合研究所 、 应用化学研究所 、 机械

电机研究所副所长 ， 计划局及基建局

副局长等职。

王震之 ， 原名王国宾 ， 1935 年考

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 ， 后升入本校

工学院测绘专业 。 因创作揭露日本浪

人走私活动的三幕话剧 《官员》、 宣传

抗日救国而受到警告后 ， 愤然离开学

校， 于 1938 年到延安， 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 他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

剧系教员 、 实验剧团主任 、 延安留守

兵团艺术学校副校长 、 西北联防军政

治部部队艺术工作团团长等职 。 新中

国成立后 ， 曾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

研究所所长。

徐纪纲的信息相对较少， 只知道他

在同济大学就读期间，曾参加“一二·九”

运动 ， 到延安后也曾在自然科学院工

作 。 进一步研究发现 ， 1941 年 11 月 ，

徐纪纲和同事、 同济大学校友王立等曾

联名写信给朱德总司令， 建议将陕甘宁

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

并， 被采纳。 两厂合并为八路军留守兵

团第一兵工厂 （也称温家沟兵工厂 ）

后， 徐纪纲就在该兵工厂从事生产管理

工作， 为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三级技

术员， 每月工资是 70 元。 新中国成立

后， 徐纪纲被调到沈阳， 曾任东北军工

部兵工厂工程科科长。

关于赵安博， 笔者在搜检资料的过

程中看到一张照片。 该照片系著名摄影

师沙飞次女王雁在 2016 年初公开， 题

为 “王震向日军战俘阐明八路军政策”，

并明确注明是沙飞所摄。 王雁说， 这张

照片是 “在查询父亲沙飞留下的照片

里” 发现的。 但笔者认为， “父亲沙飞

留下的 ” 并不一定就是 “父亲沙飞所

摄 ”。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 ， 笔者发现 ，

该照片的拍摄者应该是后来成为电影艺

术家的袁牧之。 不过， 笔者真正感兴趣

的不是该照片的拍摄者， 而是照片的说

明文字 ： 1939 年 5 月 ， 八路军一二

○师三五九旅在五台战斗中俘敌十余

名， 遣返时， 王震旅长 （右） 对日俘谈

话。 王震旁边戴眼镜的是三五九旅敌工

部部长赵安博。 这个赵安博是否即前文

提及的 “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干

事” 呢？

笔者还真找到了赵安博自己的相关

回忆。 他说他在上海青年中学毕业后考

入国立同济大学附中读高中， 1934 年 9

月赴日 ， 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 ，

1935 年 3 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

其间， 曾参加由几十个中国留学生组成

的 “中华同学会”。 上海青年中学应系

圣约翰青年中学， 它是圣约翰大学基督

教青年会所设的初级中学， 也算是圣约

翰大学的预备学校。 赵安博在回忆中还

说当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中有

“上海水产大学校长骆肇基 ”。 这就巧

了。 笔者曾长期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

它的前身是上海水产学院 ， 并已在

2008 年改称上海海洋大学， “骆肇基”

应是该校知名教授、 曾任上海水产学院

副院长的 “骆肇尧 ” 之误 。 再深究下

去 ， “骆肇尧 ” 中的 “尧 ” 其实是

“荛” 之误， 这是骆老先生生前在接受

采访时亲口告诉笔者的。 从经历看， 骆

老先生于 1938 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

学校， 时间上也和赵安博的回忆契合。

他在上海海洋大学百年华诞前夕以 99

岁高龄辞世， 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知名

学者， 深受上海海洋大学广大师生校友

敬爱。

那么赵安博究竟是否到过又在何时

到达延安的呢 ？ 笔者发现 ， “七七事

变 ” 后赵安博回国 ， 在山西参加八路

军， 曾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敌工部长，

旅长正是王震。 1940 年 10 月， 对日军

俘虏和投诚人员进行教育的专门学

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始筹建 。

1941 年 5 月 ， 已经开课半年多的延安

日本工农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赵安

博任副校长 （校长是冈野进， 中文名林

哲）。 1942 年 6 月， 赵安博还曾在 《解

放日报》 上发表 《蜕变》 一文， 介绍日

本工农学校学员们的进步 。 抗战胜利

后 ， 赵安博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前往东

北， 任东北人民政府日本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负责管理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

的日本人的生活和就业 。 新中国成立

后， 赵安博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

秘书长， 负责与日本有关的事务。 从时

间上看， “国立同济大学延安校友会”

成立之时 ， 赵安博正在延安 ， 他当选

“干事” 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同济大学在抗战期间包括在西迁途

中， 有很多爱国、 进步学生直接离开学

校， 转赴延安。 据笔者考证， 当年同济

大学到过延安的除上述四位外， 还有多

位校友， 包括沈其震、 徐驰、 吴崇陵、

刘大浩、 刘聪、 徐冰、 姜君辰、 王立、

叶林、 季林、 钱文极、 肖淦、 唐英之、

王元方、 袁文彬、 周泽昭、 戚铮音、 景

林、 胡明、 夏印、 顾德熙等等。 可以肯

定， 其中部分人也曾名列 “国立同济大

学延安校友会” 成立之初的 17 人名单。

相信，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份名单还会

扩大。 而通过在延安的教育和洗礼， 他

们大都成长为抗日中坚， 如沈其震曾任

延安时期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徐驰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厂

长 。 有的则牺牲在抗日战场 ， 永垂不

朽， 如袁文彬。

军旅笔记
吴建国

麦种

八路军的这支部队东渡黄河一年

后， 营长接到命令， 要他率部在陈川

铺的公路口上， 阻击进山扫荡的日军，

时间四个小时， 以掩护根据地的党政

机关和人民群众转移。 这是日军的一

次局部行动， 很突然， 天刚亮， 日军

就到了。 来不及构筑工事， 借助有利

地形， 一百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 阻

击日军两个中队的冲击。 战斗至中午

时分， 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 但敌人

的攻击没有间断过， 这使得部队没有

调整的时间和余地撤出战斗。 直至天

黑， 全营剩下的三十多人中， 有轻重

伤员十多名， 营长命令， 掩埋好牺牲

的战友， 就近撤到公路里侧一个叫鱼

儿沟的小村里。

鱼儿沟四面环山， 进村的路只有

一条， 在悬崖和深山沟的中间， 像一

条靠山的河岸， 很窄， 驴车勉强能通

过， 长度足有三百米。 营长熟悉这里

的地形， 只要封锁了进村的路， 村里

是相对安全的， 这有利于救治重伤员。

“你们 、 你们是八路军 ？” 黑暗

中， 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是的， 老大爷。” 营长迎上去，

“你老人家怎么没走啊？”

“是村长让我等着的。” 老人看到

了躺在院子里的伤员， 一边让大家进

屋 ， 一边仰起头喊 ： “客来了———！

客来了———！”

营长和他的战士们都在纳闷， 不

一会， 村里几十口人都回来了， 男人

们的肩头都搭着一圈圈攀山用的麻绳。

村长和这片几个村的干部， 是春

天里在县里开会的时候， 认识营长和

这支部队的。 上午， 他们站在山顶上，

看到大队人马朝西北方向缓慢移动 ，

如果不是营长和他的战士们阻击日本

鬼子， 整条公路上定会血流成河。 村

长由此想到， 鱼儿沟离山口最近， 打

阻击的队伍说不定会到村里来， 因此

和乡亲们商量后， 决定不走了， 就在

山上等。

“家家户户， 点火烧水做饭； 刘

七狗 ， 把你家的药拿出来救治伤员 ；

五柱你们三个把猎枪扛在肩上， 到村

口去放个哨， 你们耳朵尖， 听仔细了，

有动静马上向八路军的同志们报告。”

村长对营长说： “我估摸着， 天亮前，

鬼子不敢进来的。”

营长还是不放心， 他和村长一起

来到村口。 “鬼子的伤亡也很大， 又打

乱了他们的扫荡计划， 他们是不会甘

心的。 现在， 外面的道路已经被鬼子

封锁了， 我们要做更长时间的准备。”

村长点点头， “我这就去安排。”

晋西北的初冬， 半夜里已经寒冷

难当……很快， 战士们每人吃到了一

大碗滚烫的麦粥。 天亮了， 守在村口

的营长习惯地观察着地形， 他发现旁

边的这条深沟宽足有一百米， 底部流

淌着的水道有两米宽， 两侧都是田地，

这就是鱼儿沟， 多么好的地方！ 卫生

员来了， 他向营长报告： 伤员都处理

好了， 老乡拿来的药很管用。 他还报

告说： “村长和大家商量后， 把全村

一百多斤麦种拿出来了……”

营长的眼睛湿了， 他对守在工事

前的战士们说： “同志们， 老百姓把

麦子种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一定要消

灭日本侵略者， 还老百姓更多的麦子，

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觉悟

车副参谋长分管车辆装备， 新兵

们误以为， 部队的首长管什么事， 就

称呼什么姓。 因此， 一位管后勤的副

团长本来姓李， 我们都叫他后副团长，

闹了笑话。

车副参谋长是老革命， 1946 年 16

岁的时候， 从少年儿童团直接转入了

县大队， 那年， 他加入了共产党， 当

了县大队的分队长。 他说， 他的革命

生涯里， 有过两次重要转折。

第一次， 他因为想娘悄悄跑回了

家。 娘知道儿子没有请假是犯了纪律，

往他手里塞了几张鸡蛋烙饼， 叫他连

夜回到队伍上去。 他穿过胶烟公路的

时候， 正好碰到野战军从前方押解俘

虏回来， 天蒙蒙亮， 他站在路边数着

俘虏， 心里甭提多自豪了， 仿佛是自

己参加了战斗一样。 这时， 跑步过来

了几名野战军的战士 ， 大声命令他 ：

“入列！” 他们一定是把他当成开小差

的俘虏了。 他说： 俺是县大队的， 自

己人。 野战军的战士们居然没有相信

他的话 ， 他被推进了俘虏的队伍里 。

在莱山的俘虏教导团里， 填写情况表

时， 他如实说了未请假离队回家看娘

的事实， 教导团政治处的领导喜欢这

个倔强的小战士， 说： 你一个毛孩子，

留在这里好好学习学习吧， 等提高了

觉悟， 再让你归队。

县大队的分队长成了俘虏教导团

里的学员， 他情绪低落， 捂着耳朵不

听政治教员讲课。 他编入的这个中队

是国民党军队的大半个营， 营长是个

有文化的人。 这天， 他对他的部下说：

“弟兄们， 我们以前为谁打仗？ 为一个

专制腐败的政府打仗； 共产党解放军

为谁打仗？ 为老百姓。 在共产党的地

盘上， 土地分给了每一个老百姓！ 因

此， 我决定加入解放军的行列， 跟着

共产党， 为每一个老百姓都得到土地，

都得到幸福安康的日子而战斗。”

他愣了， 他是第一次听到曾经的

敌人讲的革命道理。

教导团的领导表扬了这位营长 ，

说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这个中队也

因此全部编入了华东野战军的部队 ，

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当了解放军的营长。

他回到县大队后不久， 他所在的

县大队也编入了野战军的系列， 他的

心里一直记着这位营长的话 ， 他想 ，

就连过去的敌人都说共产党好， 那俺

们自己还有啥说的， 跟着共产党， 一

心一意干革命呗。

第二次转折， 发生在淮海战役的

战场上———他当连长不久， 华野首长

命令他们团连夜强行军 135 里路， 在

沂河一线设伏， 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

的增援 ， 这个战略意图的后面 ， 还

有防止从我军包围圈里突围的敌人

和这两个师会合的可能 。 急行军是

以连为单位各自行动的 。 甚至营连

级的指挥员都清楚 ， 影响这个仗制

胜的不利因素是远离大部队的后勤

保障 。 他率领的连队最先赶到沂河

边构筑工事 ，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

随他们连行军的老百姓的支前车队

也到了 。 这场阻击战打了七天 ， 七

天里， 弹药物资没有中断过， 重伤员

都得到了救治， 不幸的是， 他们连身

后支前的老百姓也出现了牺牲， 而牺

牲的这八个人都是来自一个叫斗沟的

村庄。 他自责难当， 撤出战场的时候，

他和全连的战士们跪拜在牺牲的老百

姓坟前， 这个时刻， 他明白了一个道

理， 人民的支持， 才是一支军队取得

胜利的基本保证！

部队渡江后他当了营长， 那年他

刚 20 岁。 他带兵打仗的办法很多， 但

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却很简单， 就是

给战士们讲俘虏教导团里这个故事 ，

讲沂河阻击战时老百姓的支持和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 到六十年代初期， 他

已是东南前线后勤基地的副师级司令

员了 ， 他还是用这两个故事两段话 ，

勉励自己也教育他的下属。 在后勤基

地建设初期， 为少挖一棵老百姓祖传

的橘子树， 他让进入营区的大路转了

很大一个弯。

“文革” 开始前， 后勤基地撤销

了， 他调到内地某机场担任正团级场

站站长 。 八年后 ， 这支部队精简了 ，

他调到我们部队担任副团级副参谋长。

他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坚决服从

命令履行职务。 车副参谋长精通业务，

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管理部队， 知道

他革命经历的人 ， 都为他感到惋惜 。

他还是讲这两个故事两段话， 让我们

这些新一代的干部战士深受教育和鼓

舞。 战备油料存储不足， 他亲自驾车

组织抢运油料， 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

过眼。 基层连队战士的父母来部队驻

地治病， 都可以用他的工作车接送病

人， 月底发工资的时候， 他自己到财

务科交汽油钱。

八十年代末， 他到了退休的年龄，

部队党委向上级请示， 想让他享受师

级待遇办理离休， 他知道后， 直接打

电话给兵部首长， “为我一个人改变

一条部队的规定是不应该的， 想到那

些牺牲的战友， 看到今天老百姓的生

活， 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不安……”

后记

2020 年 4 月 14 日上午 ， 我收到

黄浦区基层党建信息管理系统的微信：

今天是您入党 41 周年的纪念日， 希望

您牢记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 为实现

梦想努力拼搏……

这个时刻， 我又想起了近二十年

军旅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共产党员， 他

们让我心潮澎湃， 夜不能寐！ 说 “老

百姓把麦子种在我们身上” 的是我们

兵部的首长， 这位当年的八路军营长，

一生都在践行 “还老百姓更多的麦子，

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时刻感

到愧对牺牲的战友和老百姓的车副参

谋长， 济南战役的时候被炮弹削掉了

右边的臀部， 他一生拒绝领取 《伤残

军人荣誉证》， 他心里的内疚和不安，

恰是形成一个共产党员思想品格和觉

悟的基础。

今天， 记录这样的故事， 对于我，

本身就是一堂党课， 他们又一次让我

感到自豪和荣光， 感到来自于这个称

号的巨大力量！ 当年的八路军营长和

车副参谋长等老一辈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们的初衷和精神实质， 就是自觉的

奉献和牺牲，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 如果缺少了自觉的奉献和牺牲 ，

共产党人的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如

果远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 任何

鼓动和宣传都是无力的！

20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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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人引用波德莱尔 “名句” 曰：

“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 而心总要为
谁而跳动”。 初见之下， 略觉疑惑。 大
学时期通读过波氏的 《恶之华》 及 《巴
黎的忧郁》 等代表作， 不记得有这样的
诗句。 上面的这一诗行， 从内容和情调
看， 与波氏的风格也相去较远， 而与如
今的网络写手一知半解的所谓 “文艺范
儿” 的庸常风格， 倒有些相似。

我在大学时对波德莱尔的阅读， 离
开现在也已很久， 对那句 “名言” 是否
为波氏所作， 自己也不敢确信。 把人民
文学出版社那套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钱春绮先生所译的 《恶之华》 及 《巴
黎的忧郁》 的权威译本翻检出来， 前前
后后通读了几遍， 都没有寻到上述的那
一行诗句， 便初步下了一个判断： 这行
诗句并非出自波氏之手 ， 是 “假德莱
尔” 之所为。

这一行 “伪诗句” 是怎么来的？ 又
为何要系在波氏的名下呢？ 一不做、 二
不休， 兴致上来了， 非 “查一个水落石
出” 不可。 在网络上用 “波德莱尔 停
留” 这样的关键词一搜索， 果然， 出现
了许许多多条上述 “伪诗句” 的搜索结
果， 可见它流传很广， 可能被不少 “文
艺青年” 视作自己最为心爱的 “诗歌妙
句”， 时时挂在嘴边或记在心里， 也算
是与他们认为 “高大上” 的现代派大家
波德莱尔建立了 “亲密关系”。 实在是
贻害不浅。

这些搜索结果， 大部分都只是引了
上述 “伪诗句” 的本身， 并标示 “出自
《恶之华》”。 细细看了一遍， 发现个别
的搜索结果更为 “详细” 一点， 引出了
这一 “诗句” 的上下文： “也许你我终
将行踪不明， 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
情， 不要把一个阶段幻想得很好， 而又
去幻想等待后的结果， 那样的生活只会
充满依赖， 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 而
心总要为谁而跳动。”

这上下文的首两句： “也许你我终
将行踪不明， 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
情” 有点眼熟。 再回到 《恶之华》 钱春
绮译本中细检， 在 《恶之华·巴黎风光》

的第八首 《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的
最后一段 ， 终于找到了一点 “眉目 ”。

那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去了！ 远了！

太迟了！ 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 今
后的我们， 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
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由此， 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测，

网络写手借了波氏 《给一位交臂而过的
妇女》 诗中最末一句 “今后的我们， 彼
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
对你钟情”， 然后就妄加 “发挥”， 按照
他们的 “生活感悟和心灵情感”， 敷衍
出一堆 “伪诗句”， 而被引用者误信为
波氏诗句的 “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

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 ” ， 更是其中被
“误传” 得最广的。

不仅于这一例， 我还联想到杨绛先
生仙逝的时候， 网络、 微信上广为流传
的 “杨绛格言”， 不少也是类似于上述
对于波氏诗句那样的 “移花接木”。 记
得当时看到 “杨绛格言 ” 中传得最
“疯”、 最广的一句中， 有一个 “曼妙”

这样的用辞，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估计出
一个 “八九不离十”： 这是 “伪句子”。

像杨绛先生这样语言和学问修养程度高
的大家， 如果用 “鸡汤” 式的 “曼妙”

这样的用语， 实在有点太 “妙不可言”

了。 除此之外， 记得几年前， 在 《文汇
报》 的笔会上， 还看到过现代文学研究
家陈福康先生写的一篇文章 《郑振铎没
写过这篇散文》， 其中说的那一篇伪托
郑氏的所谓名文 《唯一的听众》， 其实
是一位网络写手所作， 却在网上被众口
一辞地称作 “郑振铎的名文”， 而且被
不加分辨地选入了学校的课本， 被学校
的老师们做成了各种各样 “言之凿凿”

的课件分析。

行笔至此， 倒并非打算做一通 “考
据” 的文章。 实在只是觉得， 目下这个
所谓 “网际” 的社会， 总逃不了一种恶
俗的趋向 ， 就是 “不老实 ”、 不认真 、

不负责， 不是出乎自己真心的体会和分
析而只是人云亦云、 附庸风雅的一种庸
俗病。 这种病症千万不能从社会向校园
蔓延———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 把社会
上的一些病态、 模糊和混乱的东西 “点
破”， 而千万不能反转过来， 老师自己
沉迷于微信、 百度、 知乎上一知半解的
东西而不能自拔 ， 以此水平来进行教
学 ， 那一定会等而下之 ， 最后一滑到
底。 为什么古希腊戏剧有 “教育功能”，

就是因为它有对社会 “点破” 的功用。

这里， 不免想到鲁迅先生的 《再论雷峰
塔的倒掉》， 其中两句话说得最好： 悲
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
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这就是
“点破” 的作用， 老师、 学校的作用就
在于此。 学生心里 “明亮” 了， 今后走
向社会， 才会更明白。

没有教育上 “点破” 的这个根本，

无论怎么样的创新或者想 “与众不同”，

到最后也只是 “考老师”， 而不是考学
生， 就看老师的学识水平、 理解力、 想
象力和对学生们不同思想、 理路和想法
的悟性是否跟得上 。 如果只是开放为
表， 而依然 “僵化的应试” 为里， 校园
不过是做一个知识贩卖所和适应社会的
预成班， 或者甚至是一个各样社会时尚
的 “包装厂”， 那只能是适得其反， 不
仅不是 “点破”， 而是更深的迷误， 对
学生是如此， 对学校和老师更是如此。

美国名哲、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兄长
威廉·詹姆斯有言 ， 一门学科的天敌 ，

实在是那门学科的教授。 这句话， 不应
简单地只是视作愤激语也。


